水无痕
[image: image1.jpg]



作为一名年轻的画家，郭捷忻选择用中国水墨这个媒介创作，往自己身上千上压斤。这样的矛盾与犹豫，以致随之而来尝试回避的心理，在她首次个展的作品中便已显露无遗。她解释说，自己的创作仅仅只是反映个人心灵深处的情感，而非单纯叫人欣赏传统中国水墨画的意境。这也就是首个画展命名“情境绘制”之由来了。她所尝试使用的一种解说是：强调采用中国水墨画技巧，但却用西方的表达方法来呈现其作画概念。因此，她说作品可以看为是“运用传统水墨画媒介来表现西方式的概念。。。。。。”。
这回以“移动”为名的第二次画展是深具意义的。因为这是她对自己从一开始便与中国水墨画的技巧、主题与概念有所联系的一种阐明。在这样的理解下，这个画展中的主题作品要算是《移动》与《等待》系列了。尽管其较前期的《呐喊》系列似乎有尝试回避任何同这中国传统水墨画技巧相关的意图，眼前的《移动》与《等待》系列就是实实在在、清清楚楚的表明画家同水墨之联系了。在下笔作画前的素描中，显示出作品是以大幅画创作后才一分为二的。有趣的是，画家考虑以卷轴对联的形式展示。而对联则有公开展示，让人观赏、默想思考与赞美钦羡的特色。不管最终的呈现形式是什么，在画家整个创作的过程中，每一步每一阶段都记录了她在情感、意识与思想上同这个传统媒介割舍不开的情意结。
当然，中国水墨画三千年历史的精彩，绝对不只在形式上而已。在捷忻的创作中，她因为能够更清楚的表现道家哲学的精深，而对自己作画的能力信心倍增。在《移动》与《等待》系列中，作画技巧是同道家的哲学思想相关的。在她的作品里，连续不断的一笔一划用来表现乾或阳，而断断续续的笔触则用以表现坤或阴。本质上，这两种概念/想法间的张力，以及她对两者和谐的期待，都可以在这次画展中的作品中感觉到。她也不确定作品最后出现的效果能否在与飞舞的墨彩相间的大块大块留白里得以心领神会。在《烦空》里，预示了正反的冲突。象征天上云彩的浓而密圆状笔触，拼命的推挤着底下那以淡弱笔触表现的脆弱地球。
她的另一个重要转变是趋于形象化的创作，如《有荷》系列便是。在此阶段，捷忻开始晓得适度而有创意的利用这传统的题材来清楚地说明自己所关心的课题。她写道：“。。。。。这是无知的象征。当荷叶在风里摇摆，它们对无法测度的改变根本不能了解。这反映了未来的不确定，但当前，它们可以随风起舞。”随风起舞，也许是形容洁星目前的艺术进展之最适当不过的词，这当中再也没有任何回避或不确定的情感拿捏困扰，使她有别于水墨画界的前辈。就拿《有荷～二》和《烦空》或《祈月》相比较，观赏者可以领会到那种当下的欢愉和喜悦。在《有荷～二》里，画家对世界的想象全然改变，天空不再以厚重的笔触来表现，而是以淡彩水墨作为象征，至于大朵大朵荷叶的轮廓，用的是断断续续的笔触。过去常用难以渗透的大块留白手法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许多敞开的线条空间。这同样也标志着画家在艺术道路上的成长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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